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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海外电子信箱给freeget.ip@gmail.com发电子邮件，10分钟内会拿到几个IP地址。突破网络封锁，访问明慧网 www.minghui.org了解更多真相！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七千五百多名法轮功学员以集体大炼功、排字的方式拉开了亚洲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系列活动的序幕。在台北自由广场（原中正纪念堂）进行的集体炼功排字，场面壮观，充满法轮大法威严与慈悲的能量，天空晴朗澄澈。


壮观场面震撼大陆游客


许多中国大陆的游客被几乎涵盖整个自由广场的壮观场面震撼，他们主动索取法轮功真相资料，拿起相机拍照留影。


一名五、六十岁的大陆游客，向法轮功学员表示，几千人排字的场面很宏伟壮观，目前在中国大陆是看不到。来自大陆的任先生驻足良久赞叹说：“李洪志大师太厉害了，法轮功是真正的修炼，你看他们可以坐那么久排字。”他有感而发表示，中共做了两个主要错事，一个是文化大革命，另一个就是迫害法轮功。另一位大陆游客表示，许多人在香港得知有法轮功排字活动，就纷纷来台亲眼见证。他说，准备把真相带回大陆的人，估计有上百位。


台湾许多警察对法轮功相当了解和佩服，如此大型活动他们一点也不担心，虽然这里是博爱地区，总统府在旁，没有留守一位警察监督。


自由广场的游客们感到震惊，纷纷停下脚步观看整个活动，七八千人的活动进场时井然有序，没有人喧哗，很快地全部人员就定位，安静得让人感到肃敬，游客们感到不可思议。◇








一九八零年，我的姑表姐五十岁时患有高血压病，


走路不小心摔了一跤，结果得了半身不遂，但自己还能走路。到了一九九八年时，病情加重了，话也说不了了，只能靠药物来维持生命。


一九九九年我学了法轮功，也想让表姐的病能减轻一些，我怀着急切的心情给她送去了大法书和师父讲法录音带，求表姐夫帮她读书（表姐不识字），时间不长听姐夫说，表姐一个月精神好转了，说话也有了声音，只是咬字还不太清，全家人挺高兴的。过了一段时间，表姐有一天动不了了，但还能吃饭。又过了一个星期后，象睡觉一样就走了，没有任何痛苦。全家人也没有什么遗憾的，因为表姐已经病了十八年了。


一九九九年中共迫害法轮功时，制造了所谓“1400例”抹黑法轮功。我表姐夫被叫到了北京电视台，在电视上按着记者已经编好的台词，不符合实际地诬蔑法轮功，说表姐是炼功炼死的。真实的情况是，表姐根本没有炼过法轮功，一个四肢不灵的瘫痪病人怎么能炼功呢？她只是听过师父的讲法录音而已。


在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前，中国各地的大街小巷、公


园操场到处可以听到法轮功的炼功音乐和师父


的讲法录音，那些在路边公园听过大法音乐的过路人回家出了问题能说都是炼法轮功炼的吗？表姐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法轮功修炼者，但她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听到了法轮大法，她自己也没什么遗憾了。中共的媒体就是这样用谎言来蒙蔽世人，栽赃迫害法轮功的。◇





中国有牙病的人非常多，有人说这是口无遮拦造成的，也许有一定的道理。


由于受家庭的熏陶，我小时候就爱帮助别人，可由于能力有限，常常是答应人的事不能按时完成，妈妈就告诉我：“许愿得还愿，觉得自己完不成的事就不要答应人家，否则就成了撒谎，久了对自己不好。”我记住了妈妈的话。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发现说话不算数的人很多，但也没看见有什么不好的事落到他们身上。直到两件事的发生，使我彻底理解了妈妈的话。


我有一个同事，在业务上是把好手，但他为了向上升，做过落井下石的事，当被问到头上时，他矢口否认：“我要干过这事，出门叫车撞死。”“出门叫车撞死”是他经常挂在嘴边的话，说时还笑嘻嘻，结果他于1994年被车撞死了，头被揭了盖。同事们都傻了。


还有一件是杨姨家的事。杨姨跟自己的儿媳妇处不来，一次在拌嘴时，杨姨气恼地说了句：“……我三十吃饺子噎死。”大年三十这天，杨姨一家高高兴兴的，还按惯例在一个饺子里包了枚硬币，因为谁吃着有硬币的饺子，就象征谁这一年会顺利的。杨姨吃着吃着，一下咬着硬币了，她立刻大笑，不幸的是硬币卡住了气管，杨姨走了。红英姐（杨姨的女儿）是抹着眼泪跟我说这事儿的：“我们要知道这样，哪能叫我妈说这话呀？！”


人说话有真、有假，可是上天把人的话都当真，因为天没有人的歪歪心眼儿。人在加入中共党、团、队时，都被要求把一生献给（邪）党。不论是否真心，上天都给记了帐。


法轮功学员修的是“真、善、忍”，不愿让灾难落在曾宣誓“把一生献给（邪）党”的无辜人身上，告诉人们退出中共党团队，是为了废掉那个人们曾许下的献命的愿，平安度过“天灭中共”之时。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千万不要啥也不信。◇











新唐人亚太台从2011年8月1日起，信号来自中新二号卫星，下链接收频率为3655MHz～3659MHz，其余参数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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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刑演示：电棍电击





这个“1400例”是这样炮制的








亚洲法会举行  集体大炼功场面壮观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亚洲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就在台湾台大综合体育馆隆重举行，来自亚太、欧、美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八千多名法轮功学员齐聚一堂，分享修炼大法后身心受益、心性升华的心得体会。


自一九九二年法轮功（法轮大法）传世以来，至今已弘传至一百多个国家与地区。然而因中共迫害法轮功，导致有一亿修炼者的中国，反倒成了唯一无法公开学炼法轮大法的国家。位于大陆彼岸的台湾，目前成为继中国大陆之外修炼法轮大法人数最多的地区。


法会上，十八位有着不同人生经历的法轮功学员，年幼的十一岁，最年长的八十岁，依序上台分享修炼大法的点点滴滴的修炼故事。


来自印度的Chitra提到，印度现在很多学校有定期炼功与学法，有很多人知道法轮功。她发现自己修炼心性提升后，在向人们讲述法轮功真相和教功中，即使遇到再大的困难，也能心很平静不为所动。一次她到一所学校，向校长表示想在校内教功，校长高兴地安排了礼堂，那一场教功有一千名学生参加。


在中国大陆那端电话铃声响起，稚嫩的声音传来：“叔叔您好，我是台湾的小学生，我要向您说一件重要的事情，法轮大法好，退党保平安，我帮您退党。”十一岁江昕儒纯真的心，每天都会打上十几通劝“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电话。


位于台湾海拔二千多米的阿里山，有一群法轮功学员每天中午吃着冷馒头、简单的干粮，风雨无阻迎接中国人。在阿里山景点讲真相有半年时间的黄女士讲述了二年前的故事，因发生八八水灾，阻断阿里山道路，学员被困在山上十几天，他们不是担心自己，而是担心中国旅客听真相的路断了。◇





不利于自己生命的话一定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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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青枝，女，应城市双环学校高级地理教师，一九九六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氏流氓集团在全国镇压法轮功后，陈青枝也遭受了来自“六一零”、恶警、家庭、双环学校的多重迫害……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三日，新集派出所恶警刘强和陈靖非法抄了陈青枝的家，并绑架她到派出所。恶警陈靖以开除工作、关监狱等威逼陈青枝写保证书和悔过书。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四日新集派出所恶警何忠平和陈靖，将陈青枝绑架到应城市第二看守所非法关押十天，勒索了二百元钱。双环学校当月只给她一百多元的生活费，普加的二级半的工资也未加。


此后每到邪党认为的“敏感日”，何忠平就逼陈青枝到派出所写认识、写保证等，陈青枝不写或写得不符合他的要求就要被拘留。


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八日，陈青枝的丈夫迫于“六一零”、国保大队、工作单位应城市农业局的压力，怕自己受牵连，在家里逼陈青枝交出大法书并放弃修炼。他抡起椅子砸向坐在沙发上的陈青枝，陈青枝将双脚举过头顶护头，他朝她的脚猛砸，他打累了就倒在床上呼呼大睡，陈青枝两脚被砸成严重骨折，忍着巨痛在沙发上坐了一夜，二个多月才恢复。


 二零零零年正月初九，陈青枝的丈夫又逼陈青枝交出大法书并放弃修炼，他将十岁的女儿骗出家门后反锁大门，用皮带金属头一端抽打陈青枝，皮带的金属头被打掉，陈青枝的大腿肌肉被打成茄紫色，又肿又硬。打完后他还卡住她的脖子说：“快把书交出来，否则我就要对你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把你掐死了从楼上扔下去，说你是跳楼自杀，就是电视上1400例之外的又一例法轮功牺牲品。”


陈青枝看到丈夫欲置她死地，想得到外界的援助，就说带丈夫到外面去找书，把丈夫带到新集派出所，向新集派出所报案，诉说自己被打的经过。恶警何忠平非但不制止她丈夫的暴行，反而将受伤的陈青枝非法关押在新集派出所一天一夜。应城市公安局恶警聂幺山、新集派出恶警何忠平、双环学校校长周市立一起逼陈青枝写“不到北京上访”的保证，并勒索了五千元押金（没有收条，至今未还）。


由于应城市“六一零”、国保大队、东马坊派出所、新集派出所、应城市农业局、双环学校等恶人的纵容，致使陈青枝的丈夫肆无忌惮的虐待陈青枝。二零零零年十月，陈青枝的丈夫闯進陈青枝办公室，打她耳光，她的脸被打的又青又肿，眼睛充血。


双环学校周市立还从经济上迫害陈青枝。从二零零零年开始，周市立将陈青枝的工资卡改成她丈夫的名字，由她丈夫掌管密码和卡，她的丈夫也不给她钱用。陈青枝的劳动收入就这样被剥夺了！从法律的角度讲双环学校此段时间根本没有支付陈清枝工资报酬，是违法行为。


二零零零年七月十五日，新集派出所恶警何忠平、黄国英（女）借口陈青枝办公室抽屉里有一篇经文，将她绑架到应城市第二看守所非法关押十五天，勒索了三百多元钱。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陈青枝到天安门广场诉说法轮功的冤情，被天安门便衣恶警抓到一个小房里揪头发、拳打脚踢。在被送往北京密云看守所的车上，一男恶警穿着皮鞋一脚踢在陈青枝的胸口上。密云看守所刑警大队恶警用电棍打、拳打脚踢、鞋底打脸、警棍抽打臀部和大腿、脱掉棉衣和鞋袜赤脚站在倒了冰水的地板上……酷刑折磨陈青枝六个多小时。


新集派出所恶警黄国英和双环公司教育中心邪党书记刘丹阳将陈青枝绑架回应城市第一看守所非法关押。看守所陈姓恶警往陈青枝头部淋开水，在寒冬开电扇吹了她一个晚上，所长汤竹青给她戴手铐三天三夜。女恶警李桂华对陈青枝一边拳打脚踢一边说“谁打你了？谁打你了?”恶警周涛编造假材料迫害陈青枝。


二零零一年二月二十一日，恶警聂幺山、何忠平也编造假材料迫害陈青枝。应城市国保大队恶警周涛、李桂华、看守所姓高的恶警将陈青枝绑架到沙洋劳教所九大队非法劳教一年。双环公司及双环学校非法开除了陈青枝的公职。


沙洋劳教所九大队赵姓的邪党女书记、大队长龚珊秀和欧阳代霞、九大队二分队队长孙红、张姓和龚姓的男打手、方姓主任和张姓教导员对陈青枝進行酷刑折磨：长时间罚站、拳脚和警棍打人体要害部位、暴力灌食、数根高压电棍电击、“熬鹰”（长时间不让睡觉）、长时间盘腿不准动、脏卫生巾塞嘴里、烈日下暴晒、长时间蹲军姿和站军姿、超强度的体力劳动、上洗脑课……逼陈青枝放弃信仰。


恶警对陈青枝施“背宝剑”的酷刑，逼她跪在地上，从晚上十点到第二天早上五点，用高压电棍电她，她被电得浑身都是红点和泡泡。龚珊秀说“打死人算什么，一两天就收拾干净!”“我们最近购回了一批新武器（电棍）很厉害，五个指头长出六个来要剁掉，尾巴伸出来的要剁掉！不写保证白天继续电。”方姓主任叫嚣“必须在二零零一年全部转化，不转化就送去劳改！”一男恶警说“不转化就送到大西北去！”在这个人间地狱里，陈青枝亲眼看到一名女法轮功学员被折磨致死，至少两名女法轮功学员被折磨致疯，许多人出现了呕吐、头晕、乏力的现象，以前炼功好了的病又返出来了。七个多月陈青枝就被折磨成皮包骨头，患了心脏病生命垂危，劳教所不得不让她保外就医。(下期）








在加拿大制造业的公司里（实际就是工厂），一般有半个小时的午饭时间。每到此时，公司里的中国人聚集在餐桌旁，谈天论地。虽说这是蓝领工作，但这里的中国人百分之百是本科毕业，研究生和博士也占一定比例。在谈论中国话题时，来自不同地区，不同背景的华人在一起，总免不了有一番争论。


硕士生小刘来自农村，得知我炼法轮功后，一直没和我说话，甚至表情有些恶狠狠，话里话外地把我当成了“卖国贼”、“反华势力”。但我每次都和他善意地打招呼。他经常旁敲侧击地谈论应该如何爱国。一次他的爱国言论把博士小王惹急了，小王对他说：“你爱国，为什么不回中国去，在这里瞎扯。”


小刘急了，说：“我虽然没有回国报效祖国，但我在这里加班加点工作（在公司里，小刘经常为了多加班与人争吵），寄钱回去供我侄子上了大学，家里还盖了楼，我以我的努力，给国家节省了负担，这不就是爱国吗。每个人都象我一样，国家不就富强了吗。”小王反驳说：“你一个堂堂物理研究生，飘洋过海，在这个生产线上机械地劳动，没日没夜的干，养你国内的亲属，为什么呀，根源你想过没有？”小刘憋得脸都红了，却又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但终于有一天，在我多次把加班让给他后，他过来跟我说，“你确实是个好人，和别人真不一样。我能感受到，就是……善吧。”他接着说：“但我不理解你们为什么要到中南海去闹事。”


我知道所谓“到中南海闹事”是指1999年的“四二五”。我告诉他，“法轮功教人向善，修炼人时时处处为他人着想，于国于民都有好处。当天津的一个官办媒体刊登栽赃诋毁法轮功的谎言时，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去澄清事实，却被警察无理抓捕、殴打；各地听到消息的法轮功学员纷纷赶到中南海附近的府右街信访办公室上访，要求释放被非法抓捕的天津同修，同时要求一个合法的修炼环境和合法出版法轮功的书籍。我们是在维护做好人的权利，也真是为了国家有个好的未来。就你来说，你身边好人多了你不高兴吗？但是共产党本性就那样，几十年来，迫害百姓没停过，‘四二五’当天就是警察以维持秩序为名，指挥着老实本份的法轮功学员把中南海‘围’起来了，又反过来诬蔑法轮功学员围攻中南海；《转法轮》在1996年就被禁了。”


小刘说，“共产党就那样，你别惹它啊，你惹它干嘛！”


当我离开那个公司几年后，听说小刘家里盖的楼被中共政府人员强拆了。再见到小刘时，他苍老了许多，问起家里的事，他叹了口气：“唉，遥望那片土地，我只有心痛。”他眼圈红红的，强忍泪水。（文/方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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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望那片土地











一九九六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走进了大法修炼中，从此我的身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身体改变的同时，我的世界观也随之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我知道了今后怎么样去做人了。


在哪里我都要求自己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去做，工作认真负责，我一人的利润指标是几个人的利润总和。业务员利用给工厂放订单的便利条件，从中拿回扣，使公司利润减少、中饱私囊这种不正之风


在外贸公司内已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可是我从来不贪一分钱。


随着大法的弘传，明白真相的世人无不感佩大法的美好。一天A厂长领来一人找我给他安排点活，他指着我说：做生意，只有法轮功不坑人。当要给我回扣的B厂长听到我说师父要求我们做事首先考虑别人时满眼的惊奇：十五六年了，你是第一个拒绝回扣的人，法轮功真是不一般啊！C厂长在招待税务局查帐人员的午餐会上认真地说：谁说法轮功不好，炼法轮功的人给工厂的加工费，一是一，二是二，没有水分，不图回报，现在到哪里找这样的人？单凭这一点我就说法轮功好！


二零零一年十月份，我与日本客户签订了一个1.8万美金的出口6000套服装的合同，交货期为3个月。这是一种特殊面料制成的服装，客户告诉我，他已经失败了两次，损失惨重，这次希望我能帮他做成。


通常与工厂签订了合同后，我只负责验货，面料由


工厂负责采购。交不了货，工厂负全部责任。两个月过后的一天，服装厂的厂长急三火四地跑来告诉我这个合同泡汤了：他原以为这是普通的涂层面料，没提前准备，到买面料时人家告诉他这种面料透气透湿达到300/500，目前国内生产水平达不到要求，都是靠从韩国进口，进口手续需2-3个月，价格还是我合同的4倍。


一个响雷打来，我真有点支撑不住。合同已签，


难道我也要言而无信吗？为什么会出这么大的问题？我哪没做好？怎么办？问题是我没有尽职尽责，过于依赖工厂，可我不能让合同烂在手里，让客户、公司、工厂损失。主意已定，我决定自己亲自找面料。


经人介绍得知，外地一家大公司曾给韩国加工过此面料。第二天我便直奔这家公司。真巧，上次给韩国加工面料剩的涂料，刚好够涂1万米布，也是韩国提供的，去掉损耗可以做6000多套服装，价格却是韩国进口的1/4。为赶交货期，这家公司积极配合交货；服装厂厂长也决定每天24小时倒班不停机，保证抢时间按时装船；更巧的是客户从日本打来长途电话，询问合同情况，为避免因时间仓促而出现意外，决定将信用证延期一个月。知情人无不称奇：竟如此的巧合。


只因为法轮大法太好，我才能有今天。中国有句话：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无以报答师父为弟子所做的一切，我只想用切身的经历告诉世人：法轮大法好！◇





应城优秀教师陈青枝被迫害的经历（上）














修炼境界美妙语难述








我知道今后怎么样去做人了








